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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耕女织”为我国古代农业生产的

主要模式。由于纺织所需布料源于蚕茧，

因而采桑养蚕为“女织”的重要内容，亦受

到皇家重视。成书于西周时期的《周礼》，

其卷二“内宰”记载：周朝的仲春时节，皇

后会亲自在北郊养蚕，并用于制作祭服。

不仅如此，为鼓励天下女性采桑，古代皇

后会以“躬桑仪”的方式，亲自进行示范。

如成书于战国时期的《吕氏春秋》，其第三

卷“季春纪第三”载有“后妃斋戒，亲东乡

躬桑”，即皇后皇妃会在季春 3 月斋戒，面

向东方亲自采摘桑叶，以劝导天下女性采

桑养蚕。位于北京北海公园东北角的先

蚕坛，建造于乾隆八年（1743 年），为清代

皇后行“先蚕礼”场所。先蚕礼是由皇后

主持的国家祀典，其主要礼仪流程包括诣

坛、祭坛、躬桑、献茧等，其中“躬桑仪”为

皇后采桑礼，最具有特色。

诣坛是指皇后从紫禁城出发前往先

蚕坛，祭坛则是指皇后在先蚕坛祭祀先蚕

（蚕神）。据《钦定大清会典则例》卷一百

六十二记载，祭祀先蚕的时间为农历 3 月

吉日，具体时间由钦天监确定。诣坛前 3

天，皇后举行斋戒活动，以示诚敬。另据

清代官员鄂尔泰等人撰《国朝宫史》卷六

“典礼二”记载，诣坛当天黎明，皇后率陪

祀嫔妃在交泰殿阅视采桑的工具。所有

祭祀人员均穿吉服。辰正初刻（约上午八

点一刻），太监奏请皇后出宫。皇后及陪

祀嫔妃由神武门出宫，再由北上门西行至

先蚕坛。皇后在具服殿休憩片刻后，即祭

祀蚕神。需要说明的是，先蚕坛内包括若

干建筑，其中祭祀蚕神的蚕坛位于西部区

域，具服殿则位于北部区域。

祭蚕神之日，如果蚕已经出生，则于第

二日举行躬桑仪；如果蚕还未出生，则择日

躬桑。《国朝宫史》卷六“典礼二”，详细记载

了躬桑仪的过程。

躬 桑 仪 的 举 行 场 所 位 于 先 蚕 坛 南

部。此处有观桑台，台南面分为 3 个区域，

中 间 区 域 为 南 北 向 通 道 ，两 侧 区 域 为 桑

林。参与人员主要有：皇后，妃嫔选二人，

公主、福晋、镇国公夫人选三人，文三品、

武二品官以上命妇选四人，执事女官、蚕

母、蚕妇数十人。其中，命妇为官员的妻

子或母亲，执事女官主要负责典仪、助采

等工作，蚕母为主管蚕事的女官，蚕妇为

养蚕的妇女。另现场还有太监若干，或举

旗或在皇后采桑时奏乐唱歌。

采桑的主要工具为钩、筐。其中，皇

后用金钩及黄筐，妃、嫔用银钩及黄筐，公

主、福晋、夫人、命妇均用铁钩及红筐。这

些工具被提前运至桑林。另采桑人员有

各自的“点位”：从北往南第一排桑林为皇

后采桑处，第二排为妃、嫔采桑处，第三排

为公主、福晋、夫人采桑处，第四排为命妇

采桑处。

躬桑仪开始后，皇后右手持钩，左手持

筐，先走到东侧第一株桑树前，向东采桑 1

条；然后走到西侧第一株桑树前，仍向东采

桑 2 条。期间，两名蚕母侍从皇后两侧，帮

助采桑。皇后采桑时，数名太监击鼓吹笙，

又有数名太监高唱“采桑辞”，赞美盛大的场

景，歌颂皇后的美德。随后，皇后将钩、筐交

典仪官，登观桑台，入宝座，观看嫔妃等人采

桑。在执事女官导引下，已在采桑处的妃嫔

等人，每人由蚕妇二人相助，开始采桑。需

要说明的是，皇后采桑 3条，妃、嫔、公主、福

晋、夫人采桑 5条，命妇采桑 9条。古人把单

数称为“阳数”，3 为寓意宇宙万物之数，如

《老子道德经下篇》之“四十二章”载有“三生

万物”；5为居中的阳数，寓意范围之广；9为

最大的阳数，寓意数量最多。

采桑完成后，妃、嫔登上观桑台，立于皇

后前方两侧；公主、福晋、夫人、命妇立于观

桑台下两侧。在女官引导下，蚕母、蚕妇分

别走到观桑台前。皇后将装有桑叶的筐授

予蚕母，妃嫔等人依次将各自的筐授予蚕

妇。所有采到的桑叶被切碎，并由蚕妇送至

观桑台东侧的蚕室喂食。最后，皇后回到具

服殿，登高座，妃、嫔等人在殿外跪谢皇后。

至此，躬桑礼完成。

献茧仪即蚕结茧后，蚕母、蚕妇选择质

量上乘者，盛筐献给皇后，皇后再献给皇帝、

皇太后。随后，皇后择吉日率嫔妃再次前往

先蚕坛，亲手缫丝（将蚕茧浸在热盆汤中，用

手抽丝）3盆，并阅视嫔妃缫丝 5盆。剩余蚕

茧由蚕妇缫丝完毕。上述礼仪过程，亦载于

《国朝宫史》卷六“典礼二”。

由上可知，清代皇后举行以躬桑仪为代

表的先蚕礼，具有极其丰富的文化内涵，是

解读我国古代宫廷典仪、宫廷音乐、节令习

俗、桑蚕缫丝等文化的宝贵史料，亦能体现

出我国古代劳动人民的勤劳和智慧。

（作者系故宫博物院研究馆员）

古时，这只小虫能“请动”皇后

粉 红 淡 雅 的 兰 花 丛 中 ，一 朵 花 却 在

“行走”。这是怎么回事？细细端详才知，

行走的并非花朵，而是一只巧妙地拟态于

兰花丛中的螳螂——兰花螳螂。

世人谁不知螳螂呢，那个丑丑怪怪的

绿色虫子。可是，你若见到这个世界上最

美的螳螂——兰花螳螂，以往对螳螂的那

些成见，肯定会被彻底颠覆。

自然大观，无奇不有，动植物亦深谙

适者生存之道。兰花螳螂独特优雅的鲜

花 之 姿 ，像 极 了 大 自 然 中 的 兰 花 。 你 若

在 兰 花 丛 中 忽 见 落 英 纷 然 ，那 可 能 不 是

普 通 的 兰 花 花 瓣 ，而 是 一 只 鲜 活 的 兰 花

螳螂。

兰 花 螳 螂 的 伪 装 功 夫 可 谓 登 峰 造

极。它让自己的头、面和四肢在自然演化

中进化出类似花瓣的构造，体色依身边的

兰花而定，一般呈白粉色、粉红色、黄色或

纯白色，与花丛无色差融入，还能随着花

色的深浅调整自己的体色。它们懒洋洋

地潜伏于花丛中，坐等猎物自动上门。隐

匿时，兰花螳螂会做一个奇特的动作：把

后身高高抬起，身体折叠，模拟花朵吸引

猎物。为了使自己的形态更加接近花瓣，

兰花螳螂在进化过程中肢体上长出了花

瓣状垂体。

正是由于这种完美的伪装，兰花螳螂

成为世界上已知的唯一一种通过模拟花

来捕食猎物的生物，是自然界最高明的掠

食者之一。它们捕食的猎物大多是与花

朵有关的小型节肢动物或爬虫，如苍蝇、

飞蛾、蝴蝶、蜘蛛之类。

兰花螳螂十分稀有，迄今为止发现的

兰花螳螂主要栖息于马来西亚和印尼的

热带雨林，近年在我国的西双版纳也发现

了它们的身影。珍稀而绝美的生物往往

也有其脆弱的一面，兰花螳螂亦是如此，

它们在各个年龄阶段的体色和形态并不

相同，如花似玉的“豆蔻年华”极为有限。

人们多关注它流光溢彩的盛年，其实它们

刚刚孵出来时，身体呈黑红两色，像蚂蚁

一般；蜕皮之后，进入“少女”时期，慢慢变

为白色或粉色的幼虫，方才呈现绚丽的花

姿；成年的后期，粉色逐渐变成棕色，白色

也随之变成浅黄色，这时的兰花螳螂看起

来不再那么夺目，一些棕色的斑点也让它

们颜色渐衰。

近年来，随着社会生活的进步，兰花螳

螂美丽的外表却为自身招来意外横祸——

随着宠物市场的兴起，这种“地球上进化得

最完美的生物”身价日长，让昆虫爱好者们

爱不释手。而这种热切关注对于兰花螳螂

本身绝非幸事。面对这种美丽的“娇花”，与

其把它占为己有养在家中，不如让它在自然

界中“盛放”。

兰花螳螂

行走的“娇花”，冷酷的猎手

四川稻城皮洛遗址：
揭示古人类对青藏高原的开发过程

皮洛遗址总面积约 100 万平方米。北京大学考古

文博学院教授赵辉表示，这在旧石器时代遗址里是非

常罕见的。而且中国大型旧石器遗址分布比较密集的

地方主要是北方，这是在中国西南地区首次发现的大

型旧石器遗址。

为慎重起见，发掘者发掘了其中的 200 平方米，揭

露出多个古人类活动面，揭示了早期人类对青藏高原

的开发过程。

皮洛遗址发现的手斧、薄刃斧等遗物是目前世界上

海拔最高的阿舍利技术遗存，也是目前东亚地区形态最

典型、制作最精美、技术最成熟、组合最完备的阿舍利组

合，为长达半个多世纪的“莫维斯线”论战画下了休止符。

所谓莫维斯线，是由人类学家莫维斯提出的，他认

为在旧石器时代，位于该线以西欧洲、中东和非洲地区

是早期人类文化的先进地区，这些地区是以西方的手

斧文化传统为代表，能掌握先进工具制造技术的先进

文化圈；而位于该线以东的中国等地区是以制造简单

的砍砸器传统为特征的“文化滞后的边缘地区”，缺少

手斧等较为精细的石器及技术。

同时，皮洛等川西高原含手斧的遗址也填补了东

亚阿舍利技术体系在空间上的一个关键缺环，串联起

东西方的阿舍利文化传播带，对认识亚欧大陆东西侧

远古人群的迁徙和文化交流具有特殊意义。

河南南阳黄山遗址：
为研究豫西南地区文明提供关键材料

该遗址是一处新石器时代仰韶文化、屈家岭文化、

石家河文化玉石器制作特征鲜明的中心性聚落遗址，

在南阳盆地中遗址面积最大，遗迹规格最高，内涵丰

富，反映了新石器时代晚期南北文化交流融合发展的

基本特点，为探讨豫西南地区社会复杂化和文明化进

程提供了关键材料。

该遗址新石器时代玉石器制作遗存以独山玉石为

资源支撑、其他地方玉材为辅助，大致存在仰韶晚期

“居家式”作坊群向屈家岭时期“团体式”生产模式转变

的规律。与制骨遗存一起，为探索当时手工业生产专

业化和社会分工提供了重要线索。

该遗址仰韶文化坊居式建筑群是国内保存最好的

史前建筑之一，墙体存留高，内部设施齐全，大批遗物

原位保存，再现了古人制造玉石器与生活的基本场

景。特别是最大的“前坊后居式”7 单元大型连间长房

面积超过 150平方米，极为罕见。

湖南澧县鸡叫城遗址：
刷新对于高等级建筑的认知

该遗址明晰了鸡叫城聚落群的长期演变过程。

在此发现的屈家岭文化大型木构建筑，被认为是

中国考古百年的首次发现，更新了对于高等级建筑的

认识。

经勘探，该遗址早期壕沟上层有分布较广的谷糠

堆积，本次发掘仅揭露出其中 80平方米，谷糠堆积平均

厚度 0.15 米。考古人员通过单位体积的谷糠密度并结

合现代水稻加工的调查结果，初步推算出这些谷糠堆

积所代表的稻谷重量约为 2.2万公斤。

考古揭示出该遗址多重环壕所组成的城壕聚落集

群、水渠和稻田片区，亦是距今 5000年前后长江中游稻

作农业社会所达到的史前文明化之最高层级。

新疆尉犁克亚克库都克烽燧遗址：
全面反映唐代戍边生活的“档案馆”

这是国内首次对唐代烽燧遗址进行的主动性考古发

掘，系统揭露遗址全貌，明确烽燧为唐代“沙堆烽”故址，

为边塞军事建置研究提供了丰富的第一手实物资料。

烽燧遗址出土的文书为国内遗址出土数量之最，

大量珍贵文物活化了唐代戍边生活场景，各类文书包

罗万象，内容极其丰富，大到典章制度、重大历史事件

和历史人物的活动，小到私人生活的琐事均有涉猎，可

以说考古人员发掘出了一座全面反映唐代边防生活、

边疆治理的“档案馆”。

国家文物局考古司司长闫亚林说，考古发掘成果

实证了唐代中央政权对西域的有效管辖和治理，也是

阐述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

重要实物材料。

山东滕州岗上遗址：
首次发现的大汶口晚期巨型城市

经系统勘探确认，该遗址平面近长方形，壕沟紧挨

城墙外侧环绕一圈，含壕沟在内，城东西长约 800米，南

北宽约 550 米，面积达 40 万平方米，城墙宽 10—22 米，

残高不足 1 米，壕沟宽 10—60 米，最深处 2.8 米。中国

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陈星灿表示，这是研究

人员第一次发现大汶口晚期的巨型城市。该遗址中发

现的墓葬则显示当时社会高度分化，社会财富集中在

某些少数权贵的手里。

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祭祀区：
进一步丰富三星堆遗址的文化内涵

新发现的前所未见的遗迹和文物，进一步丰富了

三星堆遗址的文化内涵；也将深化关于三星堆遗址及

古蜀文明的祭祀场景和祭祀体系研究，弥补以往这方

面研究的缺陷和空白。

它也进一步实证和阐释了“古蜀文明是中华文明

重要组成部分”。1986年发掘的一号、二号坑中出土的

大量文物，兼有古蜀文明、中原文明和国内其他地区文

化的因素，表明古蜀文明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

本次发掘的若干新器物，如 K3 出土的顶尊跪坐铜人像

和铜圆口方尊、K4 出土的玉琮和丝织品、K5 出土的金

面具和象牙雕刻等，进一步夯实了这一认识。

湖北云梦郑家湖墓地：
秦、楚文化融合的生动展示

云梦曾经出土了多批秦代竹木简。此次出土的战

国晚期木觚，记载谋士筡游说秦王寝兵立义，为目前所

见年代最早的“中华第一长文觚”，弥补了文献的缺失。

郑家湖墓地发掘出的材料从实物、图像、文字多个层

面展示了出关秦人的丧葬习俗、思想观念、生活状况、社

会结构等历史细节以及秦楚融合的文化变迁过程。

郑家湖墓地的考古发掘，生动展示了秦文化与楚

文化逐渐融合、统一于汉文化并汇入中华文明的历史

过程，为研究战国晚期至汉初中国多民族统一国家的

形成提供了重要资料。

陕西西安江村大墓：
纠正了汉文帝霸陵在“凤凰嘴”的说法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王巍指出，本

次考古工作否定了“凤凰嘴”为汉文帝霸陵的传统认

识，确定了霸陵的准确位置。汉文帝霸陵在内的西汉

帝陵规模、形制、布局及内涵的基本掌握，为西汉帝陵

制度形成、发展、演变的研究提供了详实的考古资料，

为中国古代帝王陵墓制度的深入研究奠定了基础。

此次出土的文物中，有汉王朝自己特色的文物，还

有一些反映跟北方游牧民族交往过程的文物，见证了

中华文明由“多元”到“一体”的历史发展趋势。

甘肃武威唐代吐谷浑王族墓葬群：
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再添新证

该墓群的发现使我们能够从文字和实物层面，生

动揭示吐谷浑民族逐渐融入中华文明体系的历史史

实，并从中窥见归唐吐谷浑人思想观念、物质生活、文

化认同等历史细节的变迁，为增强民族文化自信，筑牢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了典型案例，为“一带一路”

倡议的实施提供了学术支撑。

安徽凤阳明中都遗址：
解密明中都前朝区宫殿形态

明中都前朝区宫殿的形态因史料记载不详而一直

成谜，2015 年至 2021 年对安徽凤阳明中都遗址的发掘

廓清了明中都前朝主殿及附属建筑的布局，解决了 40

余年来的猜测和争论，极大地推进了学界对明中都的

认识和研究。

宫殿布局和结构的廓清弥补了宋元到明清时期宫殿

制度转变的关键环节材料，从实物上印证了明中都城在

中国古代都城规划中上承宋元、下启明清的历史作用。

其主体宫殿对元代宫殿制度、规划思想的继承和创

新并对明代南北两京宫城规划模式的生成过程产生的深

远影响，也充分体现出各民族文化的交流融合和中华文

明多元一体化的历史进程。黄土中心台的发现则对于古

代都城的规划、选址和营建理念等研究有着重要价值。

20212021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唤醒更多中华民族的记忆唤醒更多中华民族的记忆

近日，由中国文物报社、中国考古学会主办的2021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终评会以网

络会议形式在京举行。经项目汇报、综合评议，评委投票选出2021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国家文物局副局长宋新潮在新闻发布会上宣布，四川稻城皮洛遗址、河南南阳黄山遗址、

湖南澧县鸡叫城遗址、山东滕州岗上遗址、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祭祀区、湖北云梦郑家湖墓地、

陕西西安江村大墓、甘肃武威唐代吐谷浑王族墓葬群、新疆尉犁克亚克库都克烽燧遗址、安徽

凤阳明中都遗址入选。

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出土的金面具
国家文物局供图

四川稻城皮洛遗址发掘出的探坑
新华社记者 谢佼摄

陕西西安江村大墓出土的陶马
新华社记者 张博文摄

湖北云梦郑家湖墓地出土的扁壶 新华社发

新疆尉犁克亚克库都克烽燧遗址出土的文书
新华社发（国家文物局供图）

山东滕州岗上遗址北区二次葬大墓出土的典型器
物 新华社发（国家文物局供图）

甘肃武威唐代吐谷浑王族墓甘肃武威唐代吐谷浑王族墓
葬群慕容智墓石志盖葬群慕容智墓石志盖 新华社发新华社发

河南南阳黄山遗址出土的石质制玉工具
新华社发（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供图）


